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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泪》是由西藏山南地区乃

东县克松村的藏族村民们自编自导

自演的“业余话剧”，却丝毫没有影响

演员们和观众们的观演热情。甚至，

这一跨越了专业化演出的戏剧，从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反 而 获 得 了 更 为 饱

满、旺盛的生命力量。

《农奴泪》的排演是由克松村 64

岁的白玛云旦老人和村里其他几个差

不多年纪的老人一起筹划的。据说脚

本来自上世纪 60 年代在西藏各地广

泛上演的《赤来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

的故事》，但剧本已不慎丢失。这次演

出是村里老人根据回忆拉出的故事梗

概。演出人员中年纪最小的 16 岁，最

大的 42 岁，全部来自这个村庄。尽管

枯燥的走台、对词，让习惯了劳作的村

民们有些陌生，但没有人叫过苦。他

们夜以继日，从早到晚的排练热情中

夹杂着从父辈那里汲取的情感。扮演

赤来多吉的白玛扎西说起排练的事激

情澎湃。当得知自己被确定为主角时，

他开始很担心，害怕演不好。好在岳

父、岳母当年都参加过原剧的排练，他

虚心向老人请教，进步很快。为了演好

这个角色，他买来电影《农奴》的光盘，看

了一遍又一遍，一招一式地模仿学习，

直到把主人公的形象化为自己的言行

举止。饰演贵族的久美司卡经历着他

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表演体验。在排练

时间里，他每天7点就起床，除了每天早

晨 9 点到下午 6 点的规定排练时间外，

他自己在家也经常练习，嗓子哑了就含

上一颗喉片继续排练。全剧中，管家的

戏份、台词是最多的，也是最难扮演的

一个角色。饰演管家的普布多吉把每

句台词每天至少要背 15 遍，白天练，

晚上练，就连睡觉说梦话也在说台词。

与参演热情相比，观众们的观看

热情显得更为高涨。观看现场披着节

日盛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无数面彩

旗、横幅挂满了街道两旁。藏民们穿

上了最好的衣服，孩子们的胸前佩戴

着鲜艳的红领巾。在整个演出过程

中，他们的表情跟着戏中人物的命运

一起行进。当看到食不饱肚、衣不掩

体的农奴们手脚戴着镣铐，不分日夜

地劳动，却不时挨骂被打时，他们哭在

一起，当看到解放军解救了这些农奴，

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时，他们笑在了一

起。克松村今年82岁的西洛老人看完

戏，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快解放时他也是

农奴，他的父亲没有过一天“人”的生活，被

农奴主当成会说话的工具，从一家卖

到另一家，父亲先后被卖过 6 次。有

时做事稍有不慎就会遭到鞭笞毒打，

父亲最后也就因为这些原因早早去

世。他说：“剧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

身边，这让我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已有一把年纪的村民仲

多老人和许多观众一样，看演出时不

停地擦拭满脸的泪水。仲多老人说：

“话剧里演的是旧社会我父母那一代奴

隶最为悲惨的苦难生活经历。我比父

母幸运的是，当我开始长大的时候赶上

了民主改革，逐渐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

活。”看演出时泪流满面的，还有许多年

轻的学生。山南地区职业技术学校高

二学生白玛卓嘎说，不仅是他，还有他

身边许多的同学都流泪了。可以说，这

一活动，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

证着一个民族的成长。

白玛云旦说：“如果再不把这部话

剧排出来，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就

会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亲身经历了新

旧社会两重天的个中人才能产生的热

望。“我的爷爷是奴隶，受尽了苦，民主

改革后，成为了村里的积极分子，第一

批加入了共产党，还参加了话剧《赤来

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的故事》的演出，

成了村里乃至整个西藏由农牧民自编

自导自演话剧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

和自豪。”扮演贵族的久美色格如是

说。或许，正是这种演者和观者同根

同族的血脉情感，给了这个戏鲜明的

定位和特色。因而，当那段熟悉的旋

律响起，当那首熟悉的歌曲“喜马拉雅

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

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

苦变甜……”回荡在演出场所每一个

角落的时候，人们真切地体验并融入

这种巨大的炽热的集体情感之中。

正当西藏人民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0 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的吉祥喜

庆时刻，我有幸观看了山南乃东县克松居委

会农民文艺队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农奴

泪》，该剧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典型意义让我

感到激动，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这个西藏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业余话

剧”本身，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意义的典型个

案，它是通过新旧西藏社会历史变迁凝聚到

一个特殊村庄及其主人翁的自我呈现。

该剧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至50

年代末，反映了克松庄园的农奴赤来多吉一家三

代人的苦难命运以及终于获得解放的过程。

在新西藏，克松村是“西藏民主改革第

一村”，也是第一个成立党支部的农村。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党支部的策划下组织翻身

农奴及其子女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旧社

会的苦》，也称为《赤来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

的故事》。1968 年至 1976 年，该剧在西藏广

大农牧区进行了多次演出。2010 年 12 月，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和西藏

和平解放 60 周年，克松居委会重排了这部话

剧。2011 年 3 月，重排成型后更名为《农奴

泪》，在克松居委会进行了首场演出。接着

开展了山南地区巡演，目前已演出 16 场。因

此，这个话剧应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西藏农民自我教育，以及在新西藏红

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通过从旧西藏走

过来的老人讲述，自觉接受教育的产物，从

产生至今己延续了半个世纪。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过去的岁月中西

藏百万农奴隐忍了千年，终于爆发自心灵深

处那含着血泪的呐喊：“ 我们要人身的自

由！我们要自己的土地和牛羊！我们要报

血海深仇！我们要打倒领主老爷！我们要

当家做主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今的克松村农

民根据自己在新西藏的幸福生活和旧西藏农

奴苦难生活的感受和对比，从内心深处发出

的一种质朴而真挚的表达：“要是没有天上

的云彩，就没有甘露般的雨水，要是没有大

地的温暖，禾苗无法生长，要是没有共产党

的领导，百万农奴不能得解放。我们永远不

能忘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为了纪念52年前的那个转折性的

日子，同时也能让年轻一代更加珍惜现

在的生活，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居

委会的白玛云旦老人和其他几位经历

过新旧时代的同龄人一起，组成了一个

主创小组，用他们看见、听见、甚至是亲

身经历的故事，自编、自导、自演了控诉

旧西藏黑暗统治的话剧《农奴泪》。

舞台上，管家对农奴不分青红皂

白的随意毒打；饥饿难耐的农奴与庄

园里的狗争食；各种酷刑草菅着农奴

的生命……结束这种悲惨生活，山南

地区克松村成为西藏第一个进行民主

改革的村子，是西藏民主改革后第一

个成立农村党支部的村庄，从而带动

了整个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

正如话剧《农奴泪》发起人之一白

玛云旦所说，编排《农奴泪》是希望通

过真实的故事，让人们懂得珍惜现在

的生活，不忘历史；让广大农牧民特别

是青少年懂得爱国主义，珍惜民族团

结，这也是所有翻身农奴的心声。

《农奴泪》全剧分 9 场，逐一再现

了曾在克松庄园做差巴的奴隶们极为

悲惨的生活场景，也表达了翻身得解

放的西藏百万农奴人身获得自由的喜

悦心情。剧中 26 名演员全部来自克

松村居委会，他们自己准备了服装、镰

刀、背篓、油壶等道具。他们有的演自

己的先辈，有的演自己，可无一例外是

他们熟知的记忆。他们用最质朴的

方式让历史在舞台重现，正是为了让

大家以史为鉴，告诫人们勿忘过去，

珍惜现在。

1959 年 3 月 28 日，西藏实行民主

改革，使百万农奴获得解放。2009 年

1 月 19 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

会议决定，将每年的 3 月 28 日设为“西

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个纪念

日之所以受到人民拥护，是因为“不

愿做奴隶的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西藏

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了 50 多年来

西藏民主政治建设开天辟地，经济发

展的巨大飞跃；感受到了民族文化事

业繁荣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感受

到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农奴泪》由昔日的翻身农奴自己

排演，对 纪 念 西 藏 民 主 改 革 更 具 有

特 殊 的 重 大 意 义 。 昔 日 的 农 奴 主

大 庄 园 成 了 克 松 居 委 会，曾 经 的 农

奴 成 了 国 家 的 主 人，他 们 沐 浴 着 党

的 阳 光、充 分 享 受 着 西 藏 改 革 发 展

的 成 果，为 西 藏 的 繁 荣 发 展 贡 献 着

自己的力量。

庆祝“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的时候，山南地区克松村的农民业余文艺演

出队的话剧《农奴泪》公演了，在观众中产生

了很大的反响。

话剧《农奴泪》讲述了农奴赤来多吉三代

人的命运如此悲惨，就像剧中所唱的那样：天

上的飞禽中，鸟儿是最小的；世间的生灵中，农

奴是最悲惨的。当他们的生活到了绝望边缘

的时候，西藏和平解放的曙光出现了，毛主席

派来的亲人为民做好事，克松村的农奴心中燃

起了希望。当年被迫逃离克松村的康珠身穿

解放军军装回到了克松老家。1959年，西藏实

行民主改革，“三座大山”被推翻，千年的枷锁被

砸碎，农奴翻身得解放。一种说不完、道不尽

的喜悦，在农奴赤来多吉后代人的脸上流露。

这场话剧是克松村村民自编自演的。他

们在克松村露天广场上搭台演出的时候，尽

管没有灯光舞美的陪衬，没有音乐声效的烘

托，但是，当舞台上的幕布打开，演员们开始

表演的时候，观众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舞

台，心情随剧情起伏跌宕。世世代代生活在

克松村的农民们，从演员们的表演中看到了

他们自己和父辈们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统治

下，所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也看到了共产

党、毛主席是百万农奴的大救星，共产党和

毛主席解放了农奴，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一个铁打的事实，打动了台下的观众，

这时候事实本身已经超越了艺术的感染力。

在即将迎来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的大

喜日子里，话剧《农奴泪》依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60 年前，百万农奴过着暗无天日的

生活，60 年中，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是任

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生活在这片高天

厚土上人们的亲身经历，话剧《农奴泪》恰好

再现了真实的历史。话剧《农奴泪》，告诉我

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只有共产党，只

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有新西藏，西藏人

民才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

1 走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刘彦君

4 感动与沉思
刘志群

3 不忘血泪仇 永远跟党走
次 多

2 勿忘农奴血泪 珍惜幸福生活
汪 璐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

时期的文学历程，长篇小说《红岩》

无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也经得起

世人评说的优秀著作。小说出版

于 1961 年，可以说那也是一个风云

激荡的年代，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

来的读者，很少没有读过这本书并

被它深深感染的。至今时间已整

整 过 去 半 个 世 纪，重 新 翻 阅 这 本

书 ，依 然 令 人 心 潮 澎 湃 ，热 血 奔

涌。这使人不能不由衷地敬佩作

者通过该书所传达的精神力量。

《红岩》写的是1949年全国解放

前夕重庆地区地下党领导民众为迎

接解放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而其核心

则是被捕的地下党员和革命者在敌

人监狱中所进行的拼死搏斗。这是

一个特殊的战场，是在特殊环境下以

特殊形式进行的战斗；它是人民解放

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表

现了革命与反革命在黎明前的最后

决战。从全局来看，解放大军摧枯拉

朽，胜利挺进，敌人的覆灭已在眼前；

而从局部看，从监狱的具体环境来

看，敌人仍掌握着生杀大权和全套

的杀人工具，而且愈加疯狂。敌人

的疯狂表明了他们内心的虚弱，色

厉 内 荏，并 因 绝 望 而 变 得 更 加 残

忍，灭绝人性；英雄们已经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更充满信心，无所畏

惧，但斗争也更加艰难、悲壮。

应该说明的是，这部小说是以真

实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为依据创作

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云峰、江雪琴、

华子良等在生活中都有各自的原型，

艺术的加工、提炼只在增强他们的典

型性。还要说明，《红岩》的作者罗广

斌、杨益言并不是专业作家，他们本

来都是这英雄群体中的成员。解放

前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其中罗广斌更

是由小说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介绍

入党的，后因叛徒出卖被捕，二人均

被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

洞”“白公馆”集中营，重庆解放前夕

越狱脱险。对于集中营里共产党人

的无畏斗争和敌人的凶狠残暴，他们

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不仅如此，解

放后他们又作了深入调查，曾搜集、

整理出 1000 多万字的历史资料，并

整理、写作了300位烈士的小传，在此

基础上于1956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

《在烈火中永生》，在国内外引起强烈

反响。随后他们才正式投入小说的

创作，先后写了近300万字的手稿，差

不多相当于3部《红楼梦》的数量，又

经过五六次的大改和返工，到 1961

年，终于将《红岩》呈献给读者。

有上述这一切垫底，就充分保证

了《红岩》这部小说作为历史实录的艺

术真实性和不朽价值。鲁迅说过：“只

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

界的人。”《红岩》所表现的，正是中国

人民的优秀儿女和战士的“真的声

音”，是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战斗呐

喊。它之所以能“感动中国的人和

世界的人”，原因也就在这里。

《红岩》是一部用烈士鲜血写成

的英雄史诗。作者以昂扬的激情和

壮美的色彩塑造了众多的共产党人

和革命战士的英雄群像，歌颂了他们

为人民解放事业勇往直前、赴汤蹈火

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以及他们面

对顽敌无畏无惧、巧妙周旋并克敌致

胜的大智大勇。这是一个战斗集体，

这个集体以狱中党组织为核心，包括

来自不同战线的革命者，年纪和经历

各自不同，但个个对党无限忠诚，革

命信念坚定不移，在危难中关爱同

志，勇于牺牲。他们个个都称得上是

英雄。在他们当中，许多优秀的革命

者最后牺牲了，但他们的刚强和气

概，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震慑了

敌人，令群魔丧胆。在这些英烈之

中，最突出最感人也最有代表性的是

许云峰和江雪琴。许云峰是一位工

人出身的地下党工运书记，一位久经

战阵、经验丰富的老战士。艰苦的斗

争和复杂的环境铸就了他超常的沉

稳、机智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

个特点贯穿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成为

他性格的突出标志。在新生茶园突

遇叛徒、特务抓人，为掩护市委书记

李敬原脱险，他把特务的注意力全部

引到自己身上。被捕后，面对阴险狡

诈、得意忘形的特务头子，他巧妙应

对、虚与周旋，让敌人作出错误判断，

再次把矛头引向自己，保护了狱中的

组织和同志。最后，他艰难地挖通了

越狱的通道，却毫不犹豫地把它留给战

友，自己带着对胜利的向往从容就义。

这，就是许云峰，也可以说，这就是《红

岩》的精神：为了人民的解放和根本

利益，为了大局，共产党员和革命

者随时准备奉献自己。许云峰的

牺牲精神为小说《红岩》树立了一

面旗帜，成为后来者的精神标杆。

他的牺牲永远让人铭记。

小说中的江雪琴通常被人们

亲切地称作江姐，也是一位久经考验

的老党员。她的特点更突出更感人

的是她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和纯

洁的党性，可谓冰清玉洁，无私无

瑕。毛泽东所说的“一个纯粹的人”用

在她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在赴华蓥

山途中，猛然看到城头上悬挂的丈夫的

头颅，这个打击对她来说无异于天崩地

裂！但她忍住了眼泪，咬紧了牙关，默

默地离开。为什么呢？因为她心里

装着更大的爱，更高的使命，这需要

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忠勇！在监狱

里，面对敌人的酷刑，她平静地说：“你

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之后

便默无一言，直到昏厥，令敌人一筹莫

展，这又需要何等的坚韧、何等的刚

强！临刑前，她从容地梳理好头发，换

上被捕时穿的那件蓝色旗袍，又披上那

件红色的绒线衣，轻轻抚平旗袍上的褶

痕，对着敌人的枪口，脸上是那么平静，

这就叫从容就义，这就叫视死如归！

试想，这样的时候，在她的心里该汹

涌着何等强大的精神力量！

江姐有一句话：“如果需要为共产

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

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这是江姐的誓言，也是她的战友们的誓

言。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兑现了自己

的誓言，他们都不愧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也可以说，《红岩》是一部

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理想和信念而

忘我奋斗的英雄主义的颂歌。小

说中所表现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

量，归根到底是两种政治信念和两

种精神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敌

人尽管猖狂一时，最后却是一败涂

地。在小说临近结尾处，有这样一个

细节：阴险残暴、外号“毒蜘蛛”的老

特务头子徐鹏飞，在对许云峰用尽一

切手段全部失效之后，听到外面传来

的炮声，知道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

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为掩饰恐惧

和绝望，忽然灵机一动，在地牢里诡

诈地对许云峰说：“共产党的胜利就

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

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

此地，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

许云峰微微一笑，看着这黔驴技穷的恶

魔，反问：“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

呢？”真是妙极了！这些罪恶的刽子手

到死也不会明白，他们的末日只能是万

劫不复，遗臭万年；而许云峰和江姐，以

及所有为人民利益而死的英烈，将和他

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一起，永远活在人

民的心中：他们将“在烈火中永生”！

《红岩》是以革命信念和忠诚铸

成的精神高地，它将和它所颂扬的

那些英雄一起让后来者纪念，仰望。

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成败

萧何》是新编历史剧方面的成功创

作，与《曹操与杨修》一并誉为“新时

期历史剧创作的双子星座”。自 2004

年创排至今，该剧已演出 200 多场。

曾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文化部文华大奖、2008—2009 年度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等荣誉。日前，中国戏曲学会为该剧

颁发了中国戏曲学会奖，并在上海举

行了“历史题材与现代意识——京剧

《成败萧何》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

了该剧以及上海京剧院新时期的创

作实践经验。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致颁

奖词时指出，1989 年，中国戏曲学会

成立之初，就将第一枚中国戏曲学会

奖颁给了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京

剧《曹操与杨修》。2008 年又将这一

殊荣授予上海京剧院创作的京剧《廉

吏于成龙》。在中国戏曲学会奖这一

奖项中，上海京剧院“连中三元”是创

纪录的。

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在大体

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重构了刘邦

铲除功臣韩信的故事，并通过萧何形

象的全新塑造，以现代文化立场和叙

事方式揭示了历史潮流中个体生命

的无奈，从而做出“成也萧何，败也萧

何，成败岂能由萧何”的新解读。该

剧遵循京剧表演艺术的舞台规律，充

分展示“麒韵裘味”的行当流派特点，

专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人文思考、人

性深度的力作。研讨会上，龚和德将

该剧与麒派开创性作品《萧何月下追

韩信》进行了如下对比：同以萧何为

主角，一为喜剧一为悲剧；从剧目品

格来说，一属传统一属现代；从表演

艺术来说，一为麒派艺术的开创性作

品，一为麒派艺术风格的传承性作

品 。 然 而 这 个 传 承 是 包 含 着 变 化

的。变化来自演员的禀赋、才艺，也

来自剧目的内涵和演出风格。故而，

《成败萧何》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是继

续探索历史剧创作的新思维，又激发

麒派艺术风格的生长性。

专家们对该剧艺术创作上的特

色进行了重要研讨。徐晓钟指出，

该剧传递了剧作家对历史审视的新

角度，同时，演员的唱做也有好的成

就，如陈少云扮演的萧何，安平扮演

的韩信。萧何挡驾一段戏展现了精

彩的身段美，演员有相当的功力。舞

台造型高雅大气却不奢侈豪华。场

与场衔接紧凑等，都是《成败萧何》在

编导、表演艺术上的成就。

“上京现象”也成为研讨的重要

话题。康式昭、徐培成指出，上海京

剧院在剧目选材、人才培养、市场运

作、培育观众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经

验。“上京现象”证明：民族艺术是辉

煌的，是值得人们重视、保护的。

《成败萧何》的时代意识
本报记者 刘 茜

令人仰望令人仰望的精神高地的精神高地
———重读长篇小说—重读长篇小说《《红岩红岩》》

阎焕东

重读红色经典
——纪念建党90周年

本报讯 由中国社会主

义文艺学会诗国社等单位主

办 的 第 二 届 全 国 诗 词 创 作

与 发 展 论 坛 日 前 在 北 京 全

国政协礼堂举行，王定烈、岳

宣义、贺茂之、赵铁信、陈飞

龙、洪深生、何火任、朱先树

等有关领导和嘉宾与来自全

国各地 的 130 多 位 诗 词 家 出

席了会议。

本 届 论 坛 以“ 为 了 诗 国

的 荣 耀 ”为 主 题 ，分 别 举 行

了 高 峰 学 术 论 坛 、百 家 诗

人 创 作 演 讲 和 诗 歌 吟 诵 会

等 活 动 。

（巴灵一）

翻身后的喜悦（《农奴泪》剧照） 李 林 摄

本报讯 （记者高昌）由

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李辉诗

歌研讨会于 6 月 20 日在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十楼会议室召

开 。 中 共 青 海 省 委 常 委、宣

传 部 部 长、中 国 诗 歌 学 会 常

务 副 会 长 吉 狄 马 加，中 国 作

家 协 会 党 组 成 员、书 记 处 书

记、《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

和梁鸿鹰、张同吾、孙德全、

艾克拜尔·米吉提、王山、格

非 、朱 先 树 、朱 晖 等 40 余 人

出 席 会 议 ，并就作家出版社

出版的《李辉诗选》和《诗刊》

2011 年 6 月上半月刊发表的

李辉诗歌作品进行了深入中

肯的研讨。

与会领导和专家认为，李

辉的诗是语言的艺术，却不是

华而不实的文字游戏；是对社

会生活的深刻观照，而不是停

留在世界表面的浮光掠影；表

达生存历程的欢乐与忧郁，却

不是虚张声势的喧哗和呻吟；

时刻体现博大的人文关怀，而

又避免了对事物概念的夸夸

其谈。他的诗歌是一种行走

在 大 地 上 的、满 怀 深 情 的 诗

行，像太阳喷薄前的晨曦，稀

薄但有着无限的穿透力。与

会者呼吁诗人们关注现实，多

写一些朴实真挚、真正打动人

心的好作品。

李辉是山东滨州人，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诗刊社

第 24 届青春诗会和青海湖国

际诗歌节，诗歌作品入选多种

版本和年选。

《《农奴泪农奴泪》：》：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